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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深秋，剑桥的雨丝如银丝般
斜织，将古老的石墙晕染出一层朦胧的
诗意。国王学院的礼堂里，数百年的时
光沉淀在雕花穹顶与红木座椅间，正静
静等候一场来自东方草原的文化邂
逅。后台一隅，金钢指尖轻触那把陪伴
他二十余载的潮尔琴，琴身上深浅不一
的磨损痕迹，是草原风霜与无数个吟唱
之夜刻下的勋章。

“还有十分钟，金老师。”工作人员
的声音轻得像一片羽毛。

金钢颔首，深吸一口气。临行前，
老阿妈布满皱纹的手掌抚过他的肩
头，那句嘱托犹在耳畔：“孩子，把草原
的风裹进歌声里，带到英国去。”他抬
手理了理身上的蒙古袍，衣袂间的银
饰在灯光下流转着温润的光，像草原
夜空里的星子。

帷幕缓缓拉开，聚光灯如月光倾泻
而下。 44 岁的金钢缓步走向舞台中
央，台下满是金发碧眼的面孔——有须
发花白的剑桥学者，有眼神澄澈的音乐
系学生，还有眼眶泛红的海外侨胞，他
们的目光里，满是对遥远东方的好奇与
期待。

他从容落座，将潮尔琴稳稳置于膝
头，低沉的嗓音透过麦克风传遍礼堂的
每一个角落：“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首
蒙 古 族 英 雄 史 诗 ——《莽 古 斯 的 世
界》。”金钢的汉语不算流利，却字字铿
锵，带着草原汉子特有的沉稳与力量。

琴弦轻颤，歌声破空而出。低沉浑
厚处，似万马奔腾踏过茫茫草原，蹄声
震彻旷野；高亢清亮时，如雄鹰展翅掠
过巍峨青山，唳声穿云裂石。蒙古语的
唱词于台下观众而言是陌生的，可《莽
古斯的世界》里英雄与魔怪的殊死搏
斗，《山水赞》中对草原山河的深情礼
赞，却借着那极具张力的声线、变幻万
千的神情、充满仪式感的抬手投足，跨
越了语言的壁垒，直抵人心。

一曲终了，琴音渐歇。礼堂里短暂
的寂静，像被按下了暂停键。下一秒，
雷鸣般的掌声轰然炸响，经久不息，险
些掀翻那数百年的穹顶。一位研究民
族音乐的剑桥教授快步上前，紧紧握住
金钢的手，眼中闪着泪光：“我从未听过
这样的音乐，它不是简单的吟唱，是用
生命在讲述一个民族的灵魂史，每一个
音符里，都藏着草原的辽阔与深邃。”

这一刻，被称为“草原文化活化石”
的科尔沁潮尔史诗，在遥远的英伦三
岛，完成了一场惊艳世界的文化破壁。
而这场破壁的背后，是金钢 30 多年与
潮尔史诗相依相伴的悠长岁月，藏着太
多不为人知的执着与深情。

一

时光的指针拨回到上世纪 80 年代
的科尔沁草原，天蓝得像一匹洗过的锦
缎，草绿得能滴出汁来。5 岁的小金钢
趴在马背上，跟着奶奶去放羊。夕阳把
祖孙俩的影子拉得老长，羊群像一团团
移动的白云，散落草原。

草原的夜来得快，暮色四合时，风
里便夹杂着远处狼群的嗥叫。奶奶坐
在毡房外，手里搓着彩色的毛线，嘴里
哼着古老的史诗，歌声像月光一样温
柔，漫过小金钢的耳畔：

“银色月光洒满草原，
巴特尔骑着枣红马扬鞭，
他的弓箭能射落天边的星，
他的骏马能踏遍万水千山……”

“奶奶，巴特尔打赢恶魔了吗？”小
金钢仰着小脸，大眼睛里满是期待。

奶奶停下手中的活计，粗糙的手掌

轻轻摩挲着他的头顶，目光望向远方的
地平线：“打赢了，孩子。他把恶魔赶跑
了，牧民们又能安安稳稳过日子了。这
些歌啊，是祖先埋在草原里的宝藏，你
得记在心里，一辈辈传下去。”

小金钢似懂非懂地点头，把歌谣
的调子悄悄刻在心里。从那以后，每
个夜晚，他最爱做的事就是偎在奶奶
怀里，听那些永远讲不完的英雄故事，
听潮尔琴的调子在草原上悠悠回荡，
伴他入梦。

8 岁那年，村里的老人闲聊时提起
一个名字——布仁楚古拉。这位早已
逝去的潮尔大师，曾是草原上最亮的
星。金钢的父亲辗转数日，终于找来几
盘泛黄的录像带。昏黄的灯光下，电视
机屏幕闪烁着雪花点，小金钢却一眼望
见了那个穿着蒙古袍的身影。

屏幕里的布仁楚古拉端坐如山，
潮尔琴在他膝间低吟，歌声苍凉又雄
浑，像草原上亘古不息的风。那一刻，
小金钢的心猛地一颤，仿佛有什么东
西破土而出。

“我要像他一样唱。”这个念头，像
一粒种子，在金钢心里扎了根。

没有老师指导，金钢就对着录像带
一遍遍模仿。每天天不亮，草原还裹在
薄雾里，小金钢就抱着父亲做的简易潮
尔琴，跑到村外的山坡上练声。晨风拂
过他的脸颊，带着青草的气息，他跟着
屏幕里的大师，学气息的沉潜，学腔调
的转折，学眼神里的坚毅。

“气息要沉下去，像草的根扎进土
里一样深。”他常常盯着屏幕里布仁楚
古拉的神态，仿佛那位远去的大师，正
隔着时空，手把手教他。

日子一天天过去，录像带被反复播
放，画面早已模糊不清，可小金钢的歌
声，却越来越有草原的味道。 16 岁那
年，他已经能完整唱出《嘎达梅林》等 3
部大型史诗，那些从录像带里学来的技
艺，早已融入他的骨血，化作他生命的
一部分。

二

“潮尔史诗不能在我们这一辈失
传。”成年后的金钢，心里始终揣着这句
话。为了抢救那些濒临失传的古老唱
段，他踏上了漫长的采风之旅。

他用攒了很久的钱，买了一辆二手
摩托车，背上沉甸甸的录音机，一头扎
进了内蒙古的草原与戈壁。风餐露宿，
成了家常便饭。

有一回，金钢听说 300 多公里外的
草原深处，住着一位会唱失传史诗《银
鬃马》的老人。那天，天阴沉沉的，出发
没多久就下起了瓢泼大雨。山路泥泞
不堪，摩托车好几次陷进泥坑，他就光
着脚，深一脚浅一脚地推车，泥水溅满
了裤腿，冷得刺骨。

赶到老人家中时，他浑身湿透，像
一只落汤鸡，嘴唇冻得发紫。老人看着
这个风尘仆仆的年轻人，眼眶红了。那
天下午，老人坐在炕头，抱着潮尔琴，唱
了一遍又一遍《银鬃马》。苍凉的歌声
在毡房里回荡，金钢握着录音机的手，
激动得微微颤抖。

临别时，老人把一本泛黄的手抄
本塞到他手里，粗糙的手指摩挲着封
皮：“孩子，这是我一辈子的念想，拿去
吧。这些老祖宗的东西，总得有人传
下去。”

还有一次，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滩
上，摩托车突然坏了。前不着村，后不
着店，太阳火辣辣地烤着大地，连风都
是烫的。金钢咬咬牙，推着摩托车一步

一步往前走。渴了，就喝随身带的水；
累了，就坐在路边歇一会儿。 30 多公
里的路，他走了整整 5 个小时，脚底
磨出了好几个血泡。

傍晚时分，他终于看到了一户牧民
家的炊烟。主人热情地招待了他，那天
夜里，金钢为这家人唱了半宿的史诗。
歌声里，有英雄的豪情，有草原的柔情，
牧民大哥听得热泪盈眶，转身从木箱里
翻出一张纸，递给金钢说：“这是我爷爷
传下来的歌谣，从来没给外人看过，今
天送给你。”

数年间，金钢的足迹踏遍了内蒙古
的山山水水，行程超过 10 万公里。他
录制了 500 多个小时的珍贵音频，整理
出数十万字的史诗唱本。那些散落在
草原深处的文化碎片，在他的努力下，
渐渐拼凑成一幅完整的画卷。

三

“传承不是守着老本子不放，是要
让古老的歌谣，在年轻人心里活起来。”
这是金钢常挂在嘴边的话。

2005 年的一场演出，让他心里不是
滋味。台下的观众里，老人们听得津津
有味，年轻人却大多坐不住，低头刷着
手机。

看着台下零星的年轻面孔，他开始
琢磨，怎么才能让潮尔史诗贴近年轻
人。他试着在传统史诗里融入现代音
乐元素，删减冗长的段落，突出故事的
戏剧性。当改编后的《莽古斯的宇宙》
第一次搬上舞台时，台下的老艺人纷纷
直摇头：“这哪还是我们蒙古族的史
诗？变味了！”

金钢心里不是不委屈，但他咬着
牙，坚持了下来。直到演出结束后，一
个大学生红着眼眶找到他，紧紧握着他
的手：“金老师，我从来不知道，我们的
民族文化这么有魅力！我想跟您学唱
潮尔史诗！”

那一刻，金钢的眼睛湿润了。他知
道，自己的路，走对了。

2017 年，金钢被正式认定为科尔沁
潮尔史诗市级代表性传承人。喜讯传
来的那天，他站在草原上，望着蓝天白
云，对着远方深深鞠了一躬——那是向
奶奶，向父亲，向布仁楚古拉大师，向所
有传承过潮尔史诗的先辈致敬。

不久后，他在科左后旗建起了第
一个非遗传承基地。小小的教室里，
摆着十几把潮尔琴。每天，都有年轻
人慕名而来，他们的眼里，闪烁着对传
统文化的热爱。金钢手把手地教他们
调弦，教他们练声，教他们读懂史诗里
的家国情怀。

四

2019 年，金钢第一次走出国门，远
赴东欧参加文化交流演出。布达佩斯
的舞台上，灯光璀璨，他的歌声响起时，
台下瞬间安静了。

金钢演唱的曲目是英雄史诗《史
诗开篇》。他运用丰富优美的民间口
语，融合穿插蒙古族古代民歌、祝词、
赞词、格言、谚语，大量采用铺陈、夸
张、比喻、拟人、头韵、尾韵、腹韵等艺
术 手 法 ，深 深 吸 引 了 现 场 观 众 的 目
光。他唱到一半，无意间瞥见前排一
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正用手帕偷偷擦
拭眼角。演出结束后，老人快步走到
他面前，颤抖着握住他的手，泪水顺着
皱纹滑落：“我的祖父，是从蒙古高原
迁徙来的。我这辈子，第一次听到这
么地道的潮尔歌。谢谢你，让我听到
了故乡的声音。”

老人的话，像一道光，照亮了金钢
的心。他忽然明白，潮尔史诗从来不是
某一个民族的私藏，而是人类共同的文
化瑰宝。

这次东欧之行的成功，为 2025 年的
英伦之旅埋下了伏笔。当剑桥大学的
邀请函寄到科左后旗时，金钢握着那张
薄薄的纸，手心微微出汗——兴奋，又
忐忑。

“怎么才能让不懂草原文化的英
国人，听懂我们的史诗？”这个问题，他
想了无数个日夜。他花了 3 个月时
间，精心挑选曲目，反复打磨解说词，
把每一个唱段背后的故事，翻译成通
俗易懂的英文。他还专门查阅资料，
了解英国的音乐文化，寻找两种文明
之间的共鸣点。

他想让世界知道，在遥远的东方草
原，有一种音乐，能诉说一个民族的千
年传奇。

五

从英国载誉归来，金钢的生活，依
旧是熟悉的节奏。

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洒向草
原，他就带着潮尔琴，走到村外的山坡
上练声。歌声穿过晨雾，惊醒了沉睡的
鸟儿，回荡在辽阔的草原上。

下午，传承基地的教室里，总是坐得
满满当当。他手把手地教学生们调琴，
耐心纠正他们的发音，眼神里满是欣慰。

晚上，他坐在书桌前，继续整理那些
尚未完成的史诗唱本。灯光下，他的身
影被拉得很长，像一株扎根草原的老树。

不一样的是，如今的学生里，多了
几个金发碧眼的年轻人，他们在剑桥的
那场演出中，被潮尔史诗的魅力深深折
服，特意来到科左后旗，拜金钢为师。

“金老师，在剑桥演出时，您最大的感
受是什么？”一个年轻的学生好奇地问。

金钢抬起头，望向窗外辽阔的草
原，目光悠远。沉默片刻，他缓缓开口：

“当我看到那些外国观众，跟着我的歌
声欢笑、落泪时，我更加确信，真正的艺
术，能跨越语言和国界。”

他顿了顿，转向学生们，眼神变得
格外坚定：“你们要记住，不管走多远，
都不能忘了根。只有扎根在家乡的土
地上，才能开出最绚烂的花。”

如今，金钢又有了新计划——建立
一个数字化科尔沁史诗资源库。他笑
着说：“等这个资源库建好了，全世界的
人，只要点一点鼠标，就能听到草原的
声音。”

夕阳西下，金色的余晖洒满传承基
地的小院。训练室里，又响起了潮尔琴
深沉的吟唱，夹杂着金钢温和的指导
声。窗外，一群大雁排着整齐的人字
形，向着南方飞去，如同千百年来的每
一个黄昏。

而室内，古老的史诗，正借着年轻的
嗓音，在新一代传承人的血脉里流淌、
生长。这是一个关于坚守的故事，关于
创新的故事，关于草原与世界的故事。

故事里，有金钢的半生执着，有潮
尔史诗的千年传承，更有中华文化跨越
山海的自信与荣光。在这片生生不息
的草原上，金钢和他的潮尔史诗，如同
一簇不灭的星火，在新时代的苍穹下，
绽放出愈发璀璨的光芒。

草原天籁的远征——

金钢与科尔沁潮尔史诗的故事
□赵文嘉

通通 辽辽 人人

《北京市通县与内蒙古奈曼旗对口帮扶结对子协议
书》现存于奈曼旗档案馆，这份档案，带领我们见证通州
区与奈曼旗的“双向奔赴”，展现了党中央对内蒙古发展
的深切关怀和通州区与奈曼旗携手共进的奋斗足迹。

1996 年，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实施东西扶贫协作战
略，在这一背景下，北京市通州区与奈曼旗建立了对口扶
贫协作机制。

1997 年 4 月 2 日，奈曼旗与通州区（当时称通县）在包
头市签订了《北京市通县与内蒙古奈曼旗对口帮扶结对子
协议书》。协议书中明确了“党政积极推动，部门协调引
导，行业、企业参与为主，大、中、小项目并举，注重效益、
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总体协作思路，互派干部进行挂职
指导、学习，并确定了重点帮扶地区与产业方向。这份协
议，不仅是一份承诺，更是两地人民共同奋斗的号角。

自结对帮扶以来，通州区在奈曼旗投入了大量的人
力、物力和财力。从“人人三亩田”建设到生态经济圈建
设，从小块农田开发到盐碱地水稻种植，每一项举措都承
载着通州人民对奈曼人民的深情厚谊。

2020 年 3 月，奈曼旗顺利退出国家贫困旗县序列，实
现了历史性跨越。通州区与奈曼旗的结对帮扶，是一段
跨越千山万水的深情厚谊，是党中央支持内蒙古发展的
一个缩影。这份档案不仅记录了这段协作历程，也为我
们提供了宝贵的历史借鉴。

（程铁琳）

在东北，只要气温跌破冰点，一种极
具地域特色的美食——豆包，便如约登
场了。

豆包，又称粘豆包，在东北饮食文
化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过去家家
户户有腊月蒸豆包的习俗。如今，一入
冬，街边摊位、超市货架上，总能寻到它
的身影。东北人偏爱豆包，这与满族的
历史渊源颇深。早在清朝时期，豆包便
已在东北盛行，据说当时满族八旗子弟
出征，常将豆包当作干粮随身携带。从
那时起，豆包就成了东北人冬季的主食
之一，它饱腹感强、易于保存，软糯的外
皮能锁住水分，即便长途跋涉也不易变
干，是户外活动与冬季出行的绝佳便携
食物。而蒸制豆包的过程，更藏着老百
姓对丰收的祈愿，以及阖家团聚的仪式
感。

东北豆包主要分黄、白两色。黄色
的外皮，由大黄米面发酵而成；白色的
外皮，则以江米面（也就是糯米面）为原
料。无论哪种面，想要做出口感暄软的
豆包，发酵都是关键一步。过去东北人
家里几乎都有火炕，温热的炕头便是天
然的发酵箱，只需片刻功夫，面团便能
醒发得恰到好处。

豆包，顾名思义，是将豆馅包裹在
面皮中，因此豆馅与面皮同等重要。
豆 包 的 馅 料 ，大 多 选 用 红 小 豆 或 豇
豆。制作前，豆子要在清水中长时间
浸泡，这样烀出来的豆馅才会软糯绵
密。包豆包时，先将醒发好的面团揉
匀，分成大小均等的小剂子，擀成中间
厚、边缘薄的圆面皮；再取适量豆沙馅
置于面皮中央，慢慢收拢面皮、捏合封
口，塑成窝头般的形状。为了防止蒸
制时豆包与箅子粘连，人们还会在豆
包底部垫上一片晾晒过的紫苏叶。过去东北人家的下
屋里，大多置着一口大锅，烀豆馅用它，蒸豆包也离不
开它。每当蒸豆包时，锅里水汽蒸腾，整间屋子都雾气
蒙蒙，满是烟火气。

刚蒸好的豆包，总要趁热尝上几个，剩下的则拿到室
外冷冻。天寒地冻，不消片刻，盖帘上的豆包就冻得硬邦
邦的。那时没有冰箱冰柜，院子里的大缸就是天然的储
藏柜，冻好的豆包装进缸里，能保存许久。想吃的时候，
只需上锅蒸热，便能重现软糯的口感。豆包的吃法也有
不少花样：最常见的是蘸白糖吃；不怕油腻的，还能趁热
蘸上猪油或黄油；若是不嫌麻烦，把蒸好的豆包拍扁，用
猪油或黄油煎至两面金黄，更是香酥可口。豆包的饱腹
感极强，饭量再大的人，吃上两三个也足够解馋管饱。不
过无论哪种吃法，都得配上一碟咸菜，这样才能中和豆包
的黏腻，避免烧心。

小时候，我家也住平房，每到冬天，蒸豆包是必不可
少的家庭活动。后来搬进了楼房，家人便再没亲手做过
豆包。但这并未冲淡我们对豆包的喜爱，每年冬天，或是
亲友馈赠，或是自己购买，餐桌上总少不了几笼热气腾腾
的豆包。蒸豆包时雾气氤氲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那软糯香甜的豆包，早已与东北的灶台烟火、炕头暖意融
为一体，成为刻在东北人骨子里的记忆符号，是寒冬里最
踏实的慰藉。在我看来，豆包早已不只是一种冬日主食，
更是承载着地域历史、民俗文化与人间温情的独特载体，
一口下去，尽是家乡的味道。

档档案案里里的的通通辽辽印印记记

诚征叙事、随笔、散文等文学佳作，要求
文笔明快，内容积极，富有时代气息和地域特
色，力挺原创，既欢迎名家精品，也厚爱新人
佳 作 ，字 数 1500 字 以 内 为 宜 ，投 稿 邮 箱 ：
516558132@qq.com

征文启事

京蒙携手促振兴：

通州区与奈曼旗

“双向奔赴”的档案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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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东北，辽源最美。”这句歌词
正是辽源这座东北小城的真实写照。
2025 年国庆节前夕的辽源之行，既是送
女儿上班，看看她的工作环境，又是把

“心中的辽源”作了一次实地考察。
辽源市动植物园里的每条路都打

扫的干干净净，斑马、羊驼、鸵鸟、狐狸

等动物随处可见。围栏边总有工作人
员开着小电瓶车打扫卫生，说起动物习
性，他们像了解自己的孩子一般熟稔。

一盆盆菊花金蕊流光，被人们摆成
了各种造型，孔雀、葫芦、拱门，还有

“欢度国庆”几个大字，皆是用一盆一盆
鲜花拼凑而成。路边、树下都被各色鲜
花填满，可想而知，人们为了打造这美
丽的环境，付出了多少辛劳。

动植物园的门边，外地游客可以凭
身份证免费领取一双袜子。礼物虽小，
却让人心里涌上一股暖意。

动植物园的对面，便是东北沦陷
时期矿工墓陈列馆。当年，日本侵略
者以武力抢占煤矿开采权，推行残酷
的“以人换煤”政策，汉奸大把头还炮
制出“十大酷刑”，手段残忍至极。走
出纪念馆后门，松柏掩映间矗立着一

座纪念碑，上面镌刻着“日伪统治时期
辽源煤矿死难矿工墓”，台阶下栅栏
里，立着一尊铸铁跪像，凑近一看，正
是汉奸把头蔡九龄，恰似岳飞墓前的
秦桧，将永远在此谢罪，警示后人。拾
级而上，馆内陈列的尸骨皆被剁去双
腿，有的尸骨上仍绑着残留的铁丝，大
厅中并排陈列的 70 具童工尸骨，令人
不寒而栗，展台上还摆放着参观者留
下的烟和打火机。走下台阶时，我遇
到一对本地母女，老母亲操着浓重的
东北口音念叨：“小日本子把咱们欺负
得够呛。”展馆东侧是一片碑林，碑上
刻着“国耻永不忘、民族当自强”“勿忘
国耻、振兴中华”“勿忘国耻、昭示后
人”等铿锵字句，一股沉重感与使命感
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更深感今日美好
生活来之不易。

站在魁星楼的中部平台向下眺望，
路上车水马龙，东辽河水波不兴，远处
高楼林立，景致美不胜收，一派祥和安
宁之景。

女儿的单位是一栋老式灰色楼房，
办公室透着古朴厚重的气息。坐在她
的办公电脑前，我翻看了她入职时的演
讲稿，文中她将这里比作草原般的家，
许下了努力工作、助力辽源越来越好的
誓言，我心里满是感动——二十多年悉心
培养的孩子，终于能够自食其力，还拥有
了这样一份好工作，我由衷为她高兴。

走在出城的路上，路中间悬挂着鲜
艳的五星红旗，下方的花池里遍植玻璃
翠，红花在风中开得艳丽夺目。这多像
我的女儿，深深植根于这座历经苦难的
城市，与它并肩奋斗，为它增光添彩。

辽源，再见时，你一定更美！

辽源印象记
□徐庆波

人人 在在 旅旅 途途


